
壹
樂
也

年
邁
，
對
於
吃
，
進
入
一
個
新

階
段
。不

吹
毛
求
疵
了
，
在
餐
廳

吃
到
一
頓
差
的
，
怪
自
己
要
求
過
高
。
少
吃

幾
口
，
不
再
批
評
。

一
般
吃
些
什
麼
呢
？
對
白
米
飯
愈
來
愈

覺
得
好
吃
，
從
前
不
是
那
樣
的
，
根
本
就
少

去
碰
，
喝
酒
嘛
，
以
菜
送
之
，
已
飽
。
一
般

的
餐
廳
也
因
為
這
樣
，
煮
的
白
飯
很
粗
糙
，

反
正
客
人
不
會
去
吃
。
不
像
西
餐
，
洋
人
胃

口
大
，
先
來
麵
包
，
所
以
食
肆
對
麵
包
的
要

求
十
分
嚴
格
，
可
以
說
如
果
那
家
人
沒
有
白

焙
麵
包
的
話
，
就
不
必
光
顧
了
。

白
飯
，
內
地
人
稱
為
主
食
，
年
紀
大

了
，
都
成
為
主
食
控
，
控
那
個
字
是
說
非

有
不
可
。
為
什
麼
會
成
為
主
食
控
呢
？
菜
吃

得
少
了
，
來
幾
口
白
飯
，
否
則
半
夜
會
肚
子

餓
，
而
且
，
山
珍
海
味
都
嘗
過
，
沒
什
麼
大

不
了
，
不
及
一
碗
好
的
白
米
飯
來
得
香
。

南
方
人
吃
飯
，
北
方
人
吃
麵
，
我
這
個

南
方
人
，
對
麵
條
的
喜
愛
還
是
很
深
，
沒
有

飯
，
來
碗
麵
也
行
。
沒
有
麵
，
塞
個
饅
頭
，

來
碗
水
餃
，
照
樣
樂
融
融
。

別
人
請
客
，
菜
還
是
吃
的
，
吃
得
少

罷
了
，
每
樣
來
幾
小
口
，
什
麼
地
溝
油
、

孔
雀
石
綠
、
蘇
丹
紅
都
不
怕
，
不
會
食

物
中
毒
，
但
是
最
好
還
是
來
碗
白
飯
，
澆
些

菜
汁
，
飽
飽
。

大
肥
肉
還
是
吃
的
。
不
多
吃
，
沒
事
。

所
有
吃
出
毛
病
的
，
都
是
狂
嚥
造
成
。
喜
歡

的
就
吃
，
到
了
這
個
階
段
，
還
怕
這
個
、
怕

那
個
，
八
婆
們
般
說
這
個
不
可
，
那
個
不

可
，
都
是
廢
話
，
愈
聽
愈
生
氣
，
幾
乎
翻

枱
。

酒
一
點
也
不
喝
了
嗎
？
也
不
是
，
不
好

喝
的
酒
，
何
必
待
薄
自
己
。
遇
到
佳
釀
，
還

是
可
以
喝
上
半
瓶
，
尤
其
是
和
好
友
共
飲
。

話
不
投
機
的
，
兩
口
算
了
。

你
喝
的
都
是
一
瓶
成
千
上
萬

元
的
酒
吧
？
友
人
笑
罵
。
也
不
是
，

任
何
的
酒
，
多
喝
了
，
味
道
都
是
一
樣

的
。
任
何
酒
鬼
，
到
了
最
後
，
必
定
愛
喝
單

麥
芽
威
士
忌
，
為
什
麼
不
是
白
蘭
地
呢
？
糖

份
太
多
，
已
有
白
飯
補
足
了
，
不
必
再
喝
。

至
於
中
國
白
酒
，
那
是
中
國
人
獨
愛
的
，
一

般
外
國
人
都
喝
不
慣
，
酒
醉
後
那
股
氣
味
，

實
在
令
人
受
不
了
。

威
士
忌
本
身
無
味
無
色
，
都
是
靠
泥

煤
或
者
浸
的
木
桶
弄
出
來
的
，
而
最
好
的
木

桶
，
是
在
西
班
牙
或
葡
萄
牙
釀
製
「
雪
利

酒
」
的
桶
浸
出
，
所
以
麥
卡
倫
等
，
要
免
費

製
造
橡
木
桶
送
給
雪
利
酒
廠
，
等
他
們
用
完

後
運
回
蘇
格
蘭
。

既
然
雪
利
酒
味
那
麼
重
要
，
我
有
時

會
在
普
通
的
單
麥
芽
威
士
忌
中
加
幾
滴
雪
利

酒
，
就
喝
得
下
去
了
。
如
果
淨
飲
也
許
會
嗆

喉
，
溝
了
水
，
問
題
就
消
失
，
所
以
我
喝
的

威
士
忌
也
不
一
定
是
最
貴
的
，
反
正
喝
到
第

三
四
杯
就
沒
什
麼
分
別
，
我
時
常
買
一
瓶
港

幣
一
百
多
元
的
「
雀
仔
威
」
，
那
是
已
故
鏞

記
老
闆
甘
健
成
叫
出
來
，
威
士
忌
中
有
款
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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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，
招
牌
上
畫
着

一
隻
松
雞
，
健
成
兄
也
不
知
這
隻G

ro
u
s
e

是
什
麼
雞
，
就
稱
它
為
「
雀
仔
」
，
從
此
命

名
。「

雀
仔
威
」
加
了
梳
打
水
，
好
喝
得

很
，
一
般
人
以
為
價
錢
便
宜
就
不
好
喝
，
這

是
他
們
笨
。
這
家
廠
是
蘇
格
蘭
最
歷
史
悠
久

的
，
產
品
有
一
定
的
水
準
，
當
今
被
麥
卡

倫
買
了
，
也
許
職
員
們
放
工
之
後
，
都
不

喝
麥
卡
倫
，
一
面
喝
雀
仔
威
一
面
偷
笑
。

話
扯
遠
了
，
幾
千
幾
萬
元
的
威
士
忌

照
喝
，
雀
仔
威
也
照
喝
，
是
現
在
的
這
個

階
段
。旅

行
時
，
到
了
三
更
半
夜
肚
子
餓
，

我
一
向
是
不
喜
歡
叫
旅
館
的
客
務
部
送
餐

的
，
等
得
又
久
又
不
好
吃
又
貴
，
是
酒
店

房
間
送
餐
服
務
的
特
點
。
這
個
時
候
我
寧

願
吃
泡
麵
，
行
李
中
總
會
預
備
一
個
杯

麵
。
另
一
個
方
法
，
是
老
不
客
氣
地
，
把

晚
餐
時
的
剩
菜
打
包
，
再
叫
一
碟
鍋
貼
，

什
麼
問
題
都
解
決
了
。

自
己
在
家
裡
，
有
時
家
務
助
理
會

煮
些
粥
，
用
日
本
米
，
或
五
常
米
，
實
在

又
稠
又
香
，
再
來
幾
磚
腐
乳
，
或
來
一
點

泡
菜
，
也
很
滿
足
。
泡
菜
還
是
自
己
動
手

做
，
我
最
拿
手
的
是
泡
芥
菜
，
當
今
最
肥

美
，
取
其
心
，
加
大
蒜
、
魚
露
和
糖
，
吃

過
的
人
無
不
讚
好
。
泡
出
癮
來
，
蘆
筍
也

可
以
泡
，
不
然
大
芥
蘭
的
粗
梗
也
可
以

泡
，
至
於
韓
國K

im
c
h
i

，
還
是
韓
國
女
人

做
得
好
，
比
不
上
她
們
的
，
買
一
點
放
在

冰
箱
中
，
隨
時
伸
手
可
吃
。

三
更
半
夜
時
，
我
還
愛
吃
意
大
利

粉
，
在
超
市
買
回
來
後
，
照
包
裝
紙
背
後
的

指
示
，
有
的
煮
三
分
鐘
，
有
的
七
八
分
鐘
或

十
幾
分
鐘
，
但
還
是
再
加
多
幾
分
鐘
才
夠
軟

熟
，
意
大
利
人
的
所
謂
咬
頭
，
是
他
們
才
吃

得
慣
，
我
們
總
覺
硬
得
要
死
。

大
碗
中
，
加
了
最
好
的
橄
欖
頭
，
再

添
一
點
老
抽
和
醬
油
，
麵
熟
了
撈
勻
，
最
美

味
。
要
豪
華
，
可
加
黑
松
露
醬
，
更
厲
害

的
，
把
兩
三
匙
禿
黃
油
添
進
去
，
吃
完
不
羨

仙
矣
。至

於
餸
菜
，
開
一
罐
葡
萄
牙
的
沙
甸
魚

罐
頭
吧
，
每
個
國
家
都
生
產
沙
甸
魚
罐
頭
，

很
奇
怪
，
只
有
葡
萄
牙
的
做
得
好
吃
，
當
今

最
流
行
是
去
沙
甸
魚
罐
頭
專
門
店
購
買
，
澳

門
開
了
一
家
叫L

o
j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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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有
幾
百
種
選
擇
，
到
了
澳
門
，
千
萬
別
錯

過
。

有
時
不
想
吃
傳
統
的
東
西
，
那
麼
來
一

點
芝
士
好
了
，
我
發
覺
有
一
種
日
本
人
叫
為

「
酒
盜
」
的
，
是
用
海
參
的
腸
醃
製
，
就
那

麼
吃
太
鹹
，
如
果
加
上
意
大
利
的
軟
芝
士
，

就
是
天
衣
無
縫
的
一
種
配
合
，
你
試
試
看
就

知
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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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來吃些什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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